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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研究不仅是当前国际科技前沿的热点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人类

本身的“终极疆域”。

我国虽然在语音识别、脑组织显微成像等个别技术领域在国际水平上可

以“领跑”，但要在更多的领域进入“领跑”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作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已启动的 4个试

点之一，进入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阶段。

未来，哪个国家能领先占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的高地，很大程度上要看谁

能率先实现基础研究和产业融合发展。

2 月 20 日，科技部公布“2016 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成果入选。

近年来，世界各国自闭症患病率逐年升高，我国自闭症

患儿已达百万，受困扰人群可能达千万。但目前仍没有特

效药物治疗及干预方法。

为了研究自闭症的病理，特别是深入理解遗传基因在

自闭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在具有遗传关系的几代动

物中建立模型。

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仇子龙研究组，与

非人灵长类平台孙强团队合作，首次在灵长类中成功通

过精巢异体移植的方法，加快了猴类繁殖周期，成功构建

了携带人类自闭症基因 MECP2 的转基因猴模型，在对转

基因猴进行分子遗传学与行为学分析后，发现 MECP2 转

基因猴表现出类似于人类自闭症的刻板动作与社交障碍

等行为。论文发表在 2016年 2月 4日《自然》杂志上。

此次成果入选“十大”，对脑科学基础研究学者是一种

激励。作为近十年回国的“海归”，仇子龙说，“希望越来越

多出国留学的年轻学者尽快回国，加入我们这支大有可为

的中国团队”。 （本报记者 房琳琳）

世界首个
自闭症

转基因猴模型

2 月下旬，《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照例发布了

今年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榜单”，中国版本

解读中，科大讯飞与世界名企谷歌、微软等同

列，成为强化学习和刷脸支付两项技术的“全球

技术先锋”。

“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就类脑智能技术

与脑基础科学的关系、如何寻找新一代智能技术

突破点等话题，专访了科大讯飞创业元老胡郁。

人工智能发展到哪一步了

记者：国家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入“十三

五”规划纲要，一面是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

一面是面向未来的“爆款”产业。二者间紧密关联

的那一天还要等多久？

胡郁：从 1957年出现了“人工神经网络”的概

念，二者就有了联系。但人工智能是最浅层的仿

生，其算法和人脑工作机理没什么深层联系。

目前基于大数据挖掘、数学统计和机器学习

的人工智能依赖的是先进计算机架构和算法，仍

属于“弱人工智能”范畴，深度仿生的“强人工智

能”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人类对大脑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要取得

颠覆性突破，关键在于对大脑神经网络工作机

理的重大发现，以及对大脑工作重大规律的深

入把握。

如果在预测前面加个时间，我认为，10年会有

一个大的跃升，但颠覆性的突破应在20年左右。

“自然语言理解”是重要突破口

记者：人工智能（AI）发展阶段可简要分三个

层次：能存会算（运算智能），能听会说与能看会认

（感知智能），以及能理解会思考（认知智能）。现

在的人工智能产业，走到哪一步了呢？

胡郁：计算机现在有比较强大的运算和存储

能力，从 1996 年 IBM 深蓝到去年谷歌阿尔法狗，

战胜人类顶级棋类高手，不足为奇，人类早就不是

机器的对手了。

从感知智能角度看，机器比如激光雷达等可

以主动感知，在这方面，机器与人类越来越接近，

甚至更有优势。科大讯飞积累了多年感知智能的

先进技术和经验，在去年国际语音识别大赛取得

全部指标第一，还连续 11年蝉联全球语音合成大

赛“暴风雪竞赛”第一名，等等。

但是，计算机能理解会思考吗？目前还不太

行。语言的使用区分了人与动物，也将是人工智

能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因如此，很多人工智能研

究专家，包括 Michael Jordan 和 Yann Lecun 都认

为，自然语言理解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一个突破口。

重产业布局，更期待颠覆式跃升

记者：您作为国家“863 类人智能项目”首席

专家，在出任讯飞研究院院长期间，提出了“超脑

计划”。科大讯飞对该计划做出怎样的战略布局？

胡郁：我们的讯飞云语音平台 AIUI，目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将在七个领域——声音、输入、交

流、电视、教育、汽车、机器人，开展实际应用。与

此同时，讯飞超脑与中国科学院的脑科学重大专

项对接，时刻关注脑科学的最新进展。

前者与产业连接紧密的技术进步，见效较快，

但类似于“搭梯子”，需要逐步积累提升；但我们更

关注基础研究突破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就像建造

宇宙飞船，虽过程艰辛，但最后能一飞冲天。

（本报记者 房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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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脑科学和类脑研究正处在重大的历史窗口

期，中国不容错过！”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

长张旭，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难掩急迫的心情：

“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不进则退。”

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对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必须加快建设应对

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技术开发，以

神经计算、仿真记忆存储、智能机器为代表的战略性经

济增长点，也成为抢占未来 20—30年智能社会和超智

能社会发展先机的关键。

在如此重大的科技领域，如何不负众望、乘势而上？

这无疑给科技管理部门、神经科学研究界乃至生物制药和

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提出了一个宏观、庞大却紧急而现

实的命题。

去年，“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被“十三五”规划纲要

确定为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之一，神经科学和人

工智能界为之一振。目前，“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作为

“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已启动的 4 个试点之一，进

入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阶段。

中国脑计划：2030年或闯入“终极疆域”

本报记者 房琳琳

“脑科学研究不仅是当前国际科技前沿的热点

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终极疆域’。”张

旭作为神经科学家，对此很有体会。

实际上，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是在当代多

学科交叉背景下，传统经典学科重新崛起的重大研

究领域的典型代表。张旭用“野蛮生长”来形容近

两年人工智能（AI）领域“风起云涌”的发展态势，

“吸取了脑科学研究精华的类脑人工智能及其应

用，将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突破性变革”。

美国相继提出“神经科学研究蓝图”计划（2005

年）、投资 30亿美元的“通过推动创新性神经技术开

展大脑研究”国家专项计划（2013年）、《国家人工智

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2016年）；欧盟将“人脑工

程计划”列入未来新兴旗舰技术项目（2013 年），10

年投资 10 亿欧元。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先后发布

大脑发展战略和共识，艾伦研究所、谷歌公司、微软

公司、百度公司等研究机构和企业，纷纷加入。

“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在理论和应用技术上的

对接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越来越

大，大国间竞争博弈也日趋激烈。”张旭强调，“现

在，我们正站在历史发展窗口期，面临巨大的机遇，

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抓住“窗口期”，参与国际博弈

我国历来重视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各

类规划纲要均进行了部署，重点布局的实验室和研

发平台也蓬勃发展，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中科院等机构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北京市和上海市

政府也启动相关战略规划。

但是，“原始创新到产品应用之间转化，不再像

以往，需要十年二十年，在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两个

领域原本有些‘距离’，但现在，它们几乎是同步‘更

新’”。张旭呼吁：“各界对‘中国脑计划’的实施尽

快达成共识，加速完成论证。”

我国已经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上升为国家

战略意图，但落实到“路线图”上时，“从长期发展来

看，我们不能也无法将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和

开发割裂开规划，同时要与国家需求和提升产业竞

争力相结合，实现重点突破。”张旭强调。

“哪个国家能领先占领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的高

地，很大程度要看谁能首先做到这两个领域真正地

融合发展。”在题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概述》的文

章中，蒲慕明、徐波、谭铁牛三位学者也联合得出这

样的结论。

基础研究与产业融合“分秒必争”

两大研究领域及其融合，涉及范围宽、学科广，

边界定在哪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和

转化应用之间如何平衡？重点重心放在何处，如何

科学地预期科技目标？围绕科技目标，如何配置经

费、项目等创新资源，学科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

间、不同团队之间的定位和协同作用如何发挥？如

何开展有效的国际竞争和合作？这些都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身兼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细胞生

物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神经学会理事长的张旭院

士，带领路线图课题组从全局角度出发，提出五条

建议——

首先，充分重视发展神经科学和类脑人工智能

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快重大科技计划部署和

实施；

其次，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国家脑

科学和人工智能专项管理和运行机构”，赋予强有

力的科技方案制定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抓紧

提出系统性综合方案，统筹研究及开发力量，对重

点研发领域实施攻关；

再次，工程化设计“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2030重

大科技项目”，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鼓励变革性理

论和技术创新，并具备随着项目实施进程及时修正

和完善技术路线和方案的管理体制机制；

然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加快人才的

培养、集聚和流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作出贡献；

最后，把握窗口期，强化论证，形成国际科技合

作的新策略，争取在这一领域，由我国牵头发起国

际重大科技计划。

解决“根源”问题，直面发展挑战

经粗略估算，我国对该领域的主要经费投入，

从 2010 年的每年约 3.48 亿，增长到 2013 年的每年

近 5亿元人民币。

虽然“资助力度不断加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很大差距。”张旭在其主持的《神经科学方向预

测与技术路线图》研究课题的简报中如实说，“缺乏

“并跑”到“领跑”，中国如何赶超

重大科技计划科技经费投入的科学灵活的论证机

制”成为重大系统工程顺利开展的掣肘之一。

“但让我最着急的，还是难以培养和留住人

才。”张旭对人才短缺的焦虑心理，在拿到一组数据

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通过软件对 2013 年—2015 年全球神经科学

领域论文作者进行分析，大体估算出各国团队数

量——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以及法国神经科学研

究团队数量分别为：24624 个、7328 个、6733 个、

6699个以及 4055个，而中国的数量为 4938个。

“可见我国人才多么的匮乏，这是我们想在科

研和产业上取得优势的最大障碍。”张旭进一步解

释说，领军人才不足，训练有素的青年人才匮乏，根

源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内生性人才培养模式尚未

形成。发达国家处于科研一线的主力军是经过训

练的博士后、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群体，年龄多在最

具创造力的 25—40 岁之间，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充

沛了相关的整个产业链，但该年龄段的中国优秀人

才都在国外留学，在那里贡献创造力。

“这一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这

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大科技项目的实施也将培

养出一大批人才进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

会发展的内动力”。

除了资金和人才问题，“重大革命性研究缺乏变

革性技术”也拉了相关进展速度和突破程度的“后

腿”，从单细胞记录技术到神经成像技术、光遗传技

术，我国学者多使用国外研发的设备和技术，究其深

层原因，是跨学科协同机制建设滞后的“后遗症”。

“虽然在语音识别、脑组织显微成像等个别技

术领域在国际水平上可以‘领跑’，但要在更多的

领域进入‘领跑’梯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旭

实事求是。

胡郁：“强人工智能时代”还没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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